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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阳 阮芸痕 古琴可以玩得潮一点酷一点
本报记者 胡春萌

音乐让生活有一点酷

记者：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二位的经历

吗？听说您大学是学法医专业的，现在从事古

琴制作和演奏，感觉跨度很大。

王晨阳：其实说起来也不复杂啊，从小我
和阮芸痕，都是正常的上学读书，音乐都是作
为爱好。我学的是西洋音乐，从拉手风琴开
始，我妻子从小学习民乐，一开始是学的古
筝。我大学选择了法医专业，“阮姑姑”选择的
是影视编导专业。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就相
当于过渡期赚外快，我们都去了同一家琴行做
兼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相识了。

我俩在互相了解的过程中，因为都对古琴
感兴趣，就一起去学习、了解古琴。后来接触
到斫琴（古琴制作），我一开始就想学会了可以
给“阮姑姑”和自己各做把琴，然后就去学了，
只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我还可以靠这
门手艺来为生，就发展成为了自己的职业——
斫琴师。我们俩后来就以此创业，现在就是完
全的手艺人。短视频就作为我们对外宣传的
一个媒介。“阮姑姑”负责平时拍摄、编辑视频，
我负责出演视频。

记者：从一个业余爱好变成一个职业，这

个中间也是要下一定的决心的，您当年是怎么

考虑这件事儿的？家里会有人反对吗？

王晨阳：其实如果要追溯一下，因为我从
小除了喜欢音乐以外，还有一个爱好，也可以
说是一种天赋，就是我从小动手能力特别强，
喜欢参加什么发明大赛呀之类的。所以在选
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当时家里就希望我读医学
专业，也能发挥我的动手能力。但是我当时觉
得普通的医生就不酷，就觉得法医专业特别
酷，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法医。后来制作古
琴，这其实都是发挥我的动手能力。

再说到从爱好古琴到把制作古琴作为职
业，我觉得我俩都是属于不太在乎沉默成本、
行动力很强的那种人，就不会考虑很远，也不
会考虑太久，对一个事情，有想法就会去做。
我们一旦决定了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以前的东
西就可以完全放弃。比如说“阮姑姑”，她其实
在制作短视频的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现，音乐教
学、演奏并不是她最喜欢的事情，她最喜欢的
还是做影视后期这一块儿，她就喜欢做片子，

尤其是特效。我逐渐发现制作古琴或者是创
作音乐是我最喜欢的。

家人是肯定会不理解的，毕竟耕耘了这么
多年的学业，说放弃就放弃了，相当于从零开始
啊，但是我们俩就自己顶住压力嘛。一步一步
地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做，最后用成果去证明自
己的选择。当然我们运气比较好，也还做出了
成果，没有失败。所以家里人会稍微放心一点，
但实际上对于父母那一代，哪怕到现在我们的
事业已经开始稳步地发展了，他们还是觉得不
安心，他们始终觉得这个饭碗儿是不够稳定的。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计划通过短视频传

播古琴知识的呢？

王晨阳：其实这个也没有所谓的一个计
划，就像我们之前学习古琴一样，都有一种随
性，想到了，我就去做了，全身心地投入。
2019年前后，当时我觉得在整个互联网上，都
没有什么人分享古琴制作，很多信息都是只
言片语。我就想着啊，那我做一个从头到尾
展示斫琴的视频分享给大家。然后就开始拍
摄上传视频。

很快就到2020年了，遇到疫情了，那个时
候人待在家里没办法去工作室，制作古琴的视
频就拍不了，那就拍点儿音乐吧。所以那个时
候就拍了我们第一支翻奏音乐MV，用古琴演
奏《BAD GUY》——一支欧美流行乐，结果没
想到第一个视频就“炸”了，播放量是前所未有
的。一个开门儿红的状态，就奠定了我们未来
短视频内容的基础——制作古琴和演奏音乐
双向发展，虽然播放量差别非常大，但是我们
还是选择坚持这两条路。

记者：既然知道古琴音乐MV的播放量要

比制作古琴视频的播放量多很多，为什么要坚

持发布制作古琴的视频呢？

王晨阳：一方面，我要做的就是传承，我就
是想教会大家制作古琴这门技术。另一方面，
自我一点儿，我觉得我在制作古琴这方面很厉
害，我就是想把我的技术秀出来。

记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能让别人也

获益，我觉得这是一个事物它能往好的方向发

展的一个基层逻辑。

王晨阳：这也是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其

实连起来就像一条龙——我制作乐器并且用
我制作的乐器演奏音乐。其实想想也是一件
非常酷的事情。

让古琴融入现代人的生活

记者：从那首《BADGUY》的翻奏视频后，

视频画风就越来越有个性了。当时您怎么想

到改编这首欧美流行乐去做古琴演奏呢？

王晨阳：就是那段时间我听到了这首歌，
觉得这首歌有点儿意思，如果用古琴来演奏
会怎么样呢？然后就把它做出来了。我妻子
听了觉得，这种音乐也是她从来没听到过的，
她想到用视觉的方式去展示它，把那首歌进
行了一种卡点儿式的剪辑，最后就做出了这
么一个作品。

如果要往前回溯一点儿东西的话，其实也
可以说，就是因为我从小是接受现代音乐教
育，所以脑子是现代音乐的思维，而“阮姑姑”
她从小接受的是传统音乐教育，是传统音乐思
维。古琴其实更多的也是一种传统音乐思维，

我们的视频就是将现在的音乐思维和传统的乐器
进行一个融合，就相当于现代和传统的一种结
合。这也是我和“阮姑姑”在艺术上碰撞的一个先
决条件吧。

记者：那您觉得改编现代流行音乐为古琴曲，

技术上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王晨阳：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的
难点。真正难的地方在于突破传统思维。一方面
是不重复自己，不断创新创作思维。另一方面，听
众是否愿意去接受用现代的音乐思维演绎一件传
统乐器，这才是最难的。我们用古琴演奏现代音
乐，特别是视频又火了以后，其实也遭受到了一些
谩骂和质疑，那也就是来自于传统思维对现代思维
的一种审视啊。

记者：现在我们很多古典文化，包括一些非遗

内容，在传承中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承接这些

文化的古代生活方式已经不在了。那么如何让传

统文化融入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请谈谈您二位

的经验和思考？

王晨阳：从宏观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现在所谓
的传统，在它诞生的那个时代也是一种先进的表
现，比如说最早古琴有五根弦，传说周文王加了一
根，周武王又加了一根，最后让古琴以七弦的样貌
流传至今。在唐朝之前，古琴就完全是由一块木头
制作，在唐朝进行了一次变革，在古琴外层运用大
漆工艺，又让古琴得到了进化，制作古琴的木料也
发生了变化。到了明清时代，古琴的样式也开始变
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了。古琴其实就是一直在
发展，只是说我们以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看过去，觉
得那个是传统。再过个500年，现在我们的东西说
不定也变成传统了。

它就是一个观念，大家在审视一件物品的时
候，如果就是保持着一种比较通透的、宏观的思
想，其实也不会很刻意地去区分现代或者是传统，
也就没有所谓的那种融合或者传承这样的词汇。
这件乐器它发展到现在了，我只是用一个现代人
的方式，用我现在的表达方式去演绎，是一个再正
常不过的事情了。文化的发展，它必然在不同的
时期，会融合那个时代的东西。我还研发了电子
古琴，并且申请到了国家专利。以前文化、科技没
有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它不可能存在让古琴插电
的这样一种想法。

谈到艺术创作的思路，其实真正的艺术创作它
就是“我想这么做”，就是一瞬间迸发出来的灵感，
没有为什么。

拉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帷幕

1923年4月10日，受桑志华的邀请，法国国
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又名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
派出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与北疆博物院创始
人桑志华联合组成“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进
行为期两年的考察。或许是巧合，“23”这个数
字，总是出现在德日进的中国之行中。当年5月
23日，德日进抵达天津。德日进与桑志华虽是
第一次见面，但是通过书信和科学研究神交已
久。此前，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掘了一
大批古哺乳动物化石。桑志华本人并不是地质
古生物专家，为了更科学、准确地研究这些化
石，他将一部分化石样本寄回法国国家自然博
物馆，交由德日进做鉴定研究。

德日进到达天津后简单休整了几日后，便跟
随桑志华，沿着黄河、白河（海河）流域而上，深入
中国西北腹地。踏上了为其四个月的科考之
旅。辗转奔波，风餐露宿，恶劣的野外环境和不
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的脚步。

他们首先在位于宁夏银川60公里外的一处
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于
是开始了多日的发掘。这次发掘不仅出土了大
量的动物化石，还出土了包括石核、刮削器、尖状

器等大量旧石器。而这一遗址便是被誉为“中国
史前考古的发祥地”的水洞沟遗址，它不仅是中
国最早进行系统性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之一，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据
1923年7月25日德日进给步日耶（法国考古学
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地质学家）的信所记
载，1923年7月22日，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前往内
蒙古鄂尔多斯萨拉乌苏考察时，路过水洞沟，发
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火塘和完好的地层堆积。

一个月后，他们又在350公里之外的萨拉乌
苏河谷找到了一处埋藏丰富的化石地点，这里
出土了大量化石，涉及了奇蹄类、偶蹄类、食肉
类、啮齿类等共33个属种，其中包括3副披毛犀
的完整骨架和300多件羚羊标本。1922年夏天，
桑志华曾在这里考察过，当时还采集到了一批
羚羊牙齿化石和鸵鸟蛋片。

回到天津后，德日进与桑志华开始对刚刚
采集的和之前存放在北疆博物院的相关标本进
行研究。当德日进重新检查桑志华一年之前采
集的羚羊牙齿化石时，意外从中发现了一颗有
些特殊的牙齿。凭着多年人类学和古生物学研
究经验，德日进觉得这枚铲形的牙齿并不是羚
羊的牙齿，它很可能来自于古人类。在与桑志
华沟通之后，他们把牙齿交给正在北京协和医
学院工作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鉴定。最
后，步达生确认这枚牙齿属于古人类，定名为
Ordos Tooth（鄂尔多斯牙齿），后被裴文中先生
（中国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主持并参与周
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称为“河套人”。

这枚“河套人”牙齿化石是在中国境内首次
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有准确
出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人类化石，中国的古人类
学研究就此起步。这枚铲形门牙是舌面形态像
铁铲的切牙，这种特征的出现率有明显的人种差
异，以黄色人种出现率为最高。此后，“北京人”
“山顶洞人”相继被发现，使中国成为世界古人类
四大进化链之一。现在，我们可以在北疆博物馆
看到这枚牙齿化石唇面及舌面的复制模型。

1924年，考察团又到达了内蒙古东部，在林
西考察了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后在赴河北
省桑干河的旅途中，1924年9月，德日进、桑志华
和英国地质学家巴尔博在泥河湾村附近进行了
地质考察，拉开了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帷
幕。在桑干河两岸的河湖相地层中，巴尔博发
现了一批淡水软体类动物化石，他推测这些化
石所在的地层，很可能距今有百万年的历史。
巴尔博把他在泥河湾村附近发现的河湖相沉积
物命名为“泥河湾层”。1930年，德日进等人对

考察团采集的哺乳动物化石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出版了著名的《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专著，
“泥河湾哺乳动物群”就此确立，并首次提出了
泥河湾盆地更新世初期人类活动的可能性。

与刚萌芽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互相成就

在北疆博物院的展馆中，陈列着一张德日
进于1923年9月手绘的水洞沟地层图照片。

在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100周年学术研讨
会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高星，做了题为《德日进与中国的古人类
学研究》的主旨报告，他介绍：“桑志华和德日进
并非到中国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生物化石
调查的第一批人，但此前被发掘的标本大多没
有地层记录。德日进则是把化石置放到确切地
层剖面位置上的第一人。”

1920年6月，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地区东部的
黄土和黄土底砾层中发现3件打制石器。对这一
重大发现，桑志华邀请德日进共同研究，并以德
日进为第一作者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因为这3
件石器出自更新世地层且有可靠的年代学依据，
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存在更新世人类遗存，从而
被公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

高星表示：1924年，德日进与桑志华发表文
章，首次公布发现自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材
料；1928年，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著述
出版了《中国旧石器时代》一书。该书是第一本
研究和介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专著，
初步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早期发展阶
段的方法论基础。这种将生物地层与古人类遗
存结合研究的做法，成为日后中国古人类学—
旧石器考古研究领域多学科结合的范式。

在一批西方科学家的助力下，中国现代考
古学开始萌芽，而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也成就
着他们的事业。

1924年10月，身为神父的德日进返回法国，
但他的科学思想不被罗马教廷所接纳，教会以
散布异端邪说为由禁止了他的教学工作。桑志
华得知了德日进在法国的处境，便亲自返回法
国邀请德日进来中国工作。

天津自然博物馆古生物部馆员李峰介绍：
北疆博物院是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的第一站。
如果说北疆博物院被桑志华视作自己的终身事
业和“家园”，对于德日进来说，这里则更像是他
在野外考察中的一个落脚点。在桑志华脚踏实
地进行采集、整理标本和处理北疆博物院大量
事务性的工作之时，德日进则在忙于研究中国

的远古生命，并思考、写作有关于人生和宇宙等
更加宏观的哲学问题。从这里开始，德日进真
正有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也是在这里，他开始受
到中外学界的关注。从这里开始，德日进的科
学生涯也进入了最长也是最富成果的一个阶
段。在参与北疆博物院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其
间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同时还完
成了多部重要的哲学书稿。德日进在北疆博物
院取得的成就不仅为其之后的学术生涯创造了
良好的开端，也为提升北疆博物院的国际学术
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里开始，他多次
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科学考察和学术会议，涉及
的学术问题也几乎都是围绕中国展开的。
“正如德日进所说，中国成为收养他的国家，

高度认可他的国家。中国这个形象巨大的国度，
延伸、滋养了他的思想。就科学的层面而言，德
日进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与探索的初始地。来到
中国，他才能完成北京猿人的考古研究。德日进
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中国，其主要成就

也是基于他在中国土地上的实践。德日进曾坦
言，是中国成就了他的科学事业。”李峰表示。

扎扎实实、求索不辍的科学精神

“德日进先生在那段特殊时期、在中国特定
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
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代学人裴文中和
贾兰坡等有过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进而对中
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德日进是在一片乱象中来到这个古老国
度的。当时列强国家各形各色的人涌到中国从
事探奇和掠夺，而少数西方学界精英却在这片贫
瘠的土地上开展了扎扎实实、兢兢业业的科考活
动。由于他们的工作，西方近现代先进的科学技
术和理念得以传入这个衰落中的国家，一些有志
的中国青年得以吸取外来的营养，中国得以铺垫
一块未来振兴发展的基石。”在分享了德日进在
中国23年的工作经历后，高星有感而发。

桑志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掠夺在黄
河白河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初名）中所收藏的、
从各地花重金收集到的文物……我坚持的一贯
原则是，所有发现的这些世上仅有的古生物、文
物必须要留在发现地。”德日进也在保护北疆博
物院文物的关键时刻，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在北京正式成立后，聘
请德日进为顾问兼研究员，桑志华许可德日进赴
京工作。1937年，天津的英法租界被日军封锁。
1939年天津遭受洪灾。而这时，桑志华已返回法
国。为了拯救北疆博物院的藏品，德日进和北疆
博物院代理院长罗学宾决定以建立“北平地质生
物研究所”为名，把北疆博物院一部分重要的化
石、图书资料、实验室设备等转移到北平东交民巷
台基厂三条三号。德日进声明该所是北疆博物
院为研究工作而设，并停止了天津北疆博物院的
一切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法国教会下令召回
德日进和罗学宾。1946年，德日进结束了自己23
年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在回国前他决定，将11775
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标本存放在刚刚恢复建
制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委托裴文中
代管，直到德日进、罗学宾重返中国时为止。在当
时的政治环境下，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很难
有机会再回到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而这些标本
要留在其诞生的土地上。

李峰表示：时移世易、百年沧桑，以桑志华、
德日进为代表的北疆科学家，留给我们的不仅
是数十万件珍贵的标本，更是他们那严谨务实、
求索不辍的科学精神。

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疆博物院召开

百年前的一次科考
为中国考古事业留下了什么？

本报记者 胡春萌

《BADGUY》《两只老虎爱跳舞》

《苦行僧》《ROLLINGINTHEDEEP》

等一系列的现代流行乐，用古琴演奏是

什么样子？

王晨阳与阮芸痕是一对因音乐而结

缘的夫妻，他们在B站上以“王叔叔和阮

姑姑”的身份，分享自己改编或原创的古

琴曲MV和斫琴（古琴制作）科普视频，电

子乐、嘻哈、快板、AI绘画和各种视频特

效的加入，让他们的短视频有趣、好听又

好看，古琴这种在人们刻板印象中“古

老、沉静、曲高和寡”的乐器，在他们手里

变得时尚、新潮且面貌多元起来，有网友

留言“原来古琴可以那么酷的”。

主对话up

100年前，1923年4月10

日，法国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

家德日进在法国马赛港启程前

往天津，与北疆博物院的创办

人、首任院长桑志华汇合，组成

“法国古生物学考察团”进行为

期两年的考察。德日进没有想

到，这次考察竟然开启了他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23年的科研

历程与生活，成为他科学生涯

的重大转折点。也没有人会想

到，这位来自法国的科学家，会

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

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天津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天津自

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承办的

北疆博物院藏品发掘地联盟会

议暨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疆博物

院召开，近50名来自全国的专

家学者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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